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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5月，红线女领衔的广东
粤剧团一行 60 人赴香港、澳门演
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第一个
出境公演的商业性演出团。此次演
出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还获
得 30 多万港元的演出报酬，在文艺
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事后，承办单位中国对外演出公
司写了一份简报。时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
耀邦在看到这份简报后于 1979 年 8
月 23 日批示道：“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赞成大干。既可以扩大影响，又可
得到可观的外汇，只要精心筹划，一
年去几十个演出团体我看也有可能，
建议文化部与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一

次，并且迅速着手抓。 ”
对于对外商演，人们的认识并

不完全一致。个别领导和某些单位
认为这是“卖艺”、“下洋乡”、“走洋
穴”。有的担心商演会冲击和影响
官方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对外演出公司商业演出处处长宋
天仪于 1983年写了一篇稿子《我国
表演艺术在海外进行商业演出大有
可为》，送到新华社。后来，这篇稿
子刊登在《内部参考》上。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重
视，于 1983 年 1 月 28 日批示道：“这
种事穆之同志（文化部部长）不能拍
板吗？有一条原则必须人人遵守：
凡属为国家争荣誉争实惠而努力工

作的人要表扬和重用，凡属为个人
权势而置国家人民利益而不顾的
人，至少调开，用前面讲的那些好同
志代替。 ”

事过3年，胡耀邦就对外商演又
作了第三次批示。那是 1986 年 9 月
26 日，他在看新华社《国际内参》第
76期《大连杂技团在荷兰商业性演出
成功的启示》一文后批示：“这些团体
出国作商业性演出，既宣传了中国，
发展了友谊，又增加了收入，改善了
艺人的生活，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
认真地为一为？ ”

在胡耀邦的第三次批示推动
下，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
局于 1988 年 1 月 20 日颁布了《艺术
团出国商业性演出的暂行规定》，使
此后的商业性演出有章可循，走向
正轨。

摘自《湘潮》

抗战期间，日寇飞机疯狂轰炸
重庆。一日清晨，蒋介石带着陈布
雷等人，便装巡视街市，察看灾情。

来到白龙池街口时，蒋介石表
情严肃起来，他举起手杖指着一家
店铺门额上的招牌，只见上面有醒
目的“领袖汤圆”四个正楷颜体字，
原来是一家卖汤圆的普通小店。陈
布雷以为蒋介石想品尝汤圆，忙笑
着介绍说：“这家的汤圆我吃过，细
糯香甜，地道的川东口味……”

不想蒋介石手杖重重一拄地，
神情愠怒地说：“领袖当汤圆吃了，
还有什么领袖？”随即下令彻查。

其时，蒋介石正在大力推行他

的“三个一”方针，即所谓中国只能
有“一位领袖，一个政党，一支军
队”，借此加强统治，陈布雷等人这
才恍然大悟。

当天中午，陈布雷紧急约见重
庆卫戍司令刘峙，要求他严密监视

“领袖汤圆”店，火速查明并禀报店
主身份及其背景。

一周之后，厚厚一叠的《侦讯详
情》摆在陈布雷的案头：“兹查实‘领
袖汤圆’店主，姓何名凯，亦呼何老
幺，年方二十，籍贯巴县，小学两年，
初识文墨。经邻里帮凑，赁白龙池
街铺面一间，专营汤圆，聊敷温饱。
该民自恃识文断句，然却不求甚解，

竟将屡见报端之‘领袖’一词，移作
店名，期冀执本行当之牛耳，实属愚
蠢之极！”“再查书写之人，系住禹王
宫之刘道士。该民年逾古稀，深居
道观，不问政事，路人皆知。然习字
有年，一手颜体颇能换得些许香
火。为贪何老幺蝇头小利，遂把神
圣‘领袖’二字，书成招牌，冠于小小
汤圆铺之首，真乃可笑之至！”

悬在陈布雷心中的石头总算落
下，他在《侦讯详情》上批了八个字：

“愚民可恕，招牌难留。”
之后，关门待罪的何老幺，听毕

保长训示，知道只是封店，不会再有
更多的处罚消息。在办完答谢各方
的“酒水”后，何老幺连夜收牌退赁，

“挈妇将雏”，回故里隐遁去了。
摘自《重庆晚报》

胡耀邦与对外商演
贞观八年（公元 634年）九月初

四这一天，长安城宽达150米的朱雀
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
拥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的目光不约
而同地都集中到了大理寺司衙大门
前，因为今天是一个谜底将要被揭
开的日子，事情源起于9个月前唐太
宗李世民同 390名死刑犯定立的死
亡之约，人们想知道，那些逃脱了牢
笼的死囚们是否真的能够履行最初
的约定，自投罗网，主动送死。

原来，贞观七年腊月太宗视察
朝廷大狱，那里有390名被判处死刑
的囚犯等待批准，执行死刑。太宗
历来不主张严刑酷法，而是务求宽
简。他对死刑的审核极为慎重，因
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在死刑审核
的程序上，规定要实行三复奏，向皇
帝报告三次，反复核实，务求不冤杀
一个好人。后来，他觉得三复奏还
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
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
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须
臾之间完成。这些关在监狱里的死
囚，都是经过了三复奏和五复奏程
序，实际上都是情无可原、罪无可
恕、死无可冤的人。即便如此，太宗
还是本着人文主义精神，对这些人
进行终极抚慰，因为他觉得人之将
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
即使是应死之人，其悲苦状也是令
人同情的。

通过亲自问话，死刑犯们对自己
的罪责没有异议，但却表达出了对
再回家看望一次父母妻子的强烈渴
望。太宗陷入了沉思之中，因为这
事有些冒险，不过他很快就抬起头，
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
定：你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回家
与亲人团聚，在亲情和关爱中度过
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但必须遵
守一个约定：来年九月初四准时自
行返狱伏法！

死囚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掐了掐自己的脸才知道这不是
梦，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起来。

户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戴胄忍不
住上前提醒道：“皇上，这些人都是
杀人越货，罪大恶极之人，没有信用
可言，到时不回，您可怎么交代呀！
要三思而后行啊！”

太宗露出一贯的坚定神情，回
答说：“用诚心才能换忠心，我相信
他们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话虽这么说，可是所有人都将
信将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豪赌，
这可是死亡之约啊，回来就意味着
死，反正左右是个死，逃得一时是一
时，谁不想活着呢？可让大家想不
到的是，这一天死囚们真的一个一
个地回来了，一个，两个，三个……
约定的时辰到了，数一下人数，389
名，就差了一个。狱吏们急忙找来
花名册查看，只有家住京畿扶风的

死囚徐福林迟迟未到！这下不仅官
员们不满意了，连死囚们都愤怒起
来，“徐福林的良心被狗吃了！若俺
还有机会出去，非宰了这个狗杂
种！”“对！杀了这个不讲信用的小
人！扒了他的皮！”这些面目狰狞的
死囚们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他们忧
心如焚，不是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
处决，而是为一个同伴的爽约而痛
心疾首。

目光又都转向了太宗，这位年
仅 35岁的大帝镇定自若，他挥一下
手，下令说：“再等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人
们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这个人
可能不会来赴约了，年轻的皇帝注
定要为他的轻信付出代价。

这时，远远地传来了车轮转动
的吱嘎声，一辆牛车渐渐走进人们
的视野，近了，更近了，从牛车的车
篷里探出一个人的头，清瘦，蜡黄，
一脸病态，正是那个叫徐福林的死
囚。原来，他在返回京城的路上病
倒了，只好雇了一辆牛车赶路，结
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时辰赶
到。

太宗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死囚们为他们的信用得到了最
高的奖赏，全被赦免！没有人对此
提出异议，因为惩罚从来不是目
的。

这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
迹，390 名死囚信守承诺，从容赴
死！而让这一奇迹发生的，只是因
为信任。

摘自《中国青年》

唐太宗因信赦囚

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教语
文，一个教算术。他们早晨来，傍晚
才回家，中午在学校吃一餐。给两位
老师做饭的是村子里的一位爱干净
的中年妇女。几个外村的学生也在
食堂搭伙，多为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偶尔给老师捎点零食。

上午最后一节课，教室里总是
安安静静的。如果有什么动静的
话，那一定是吸鼻子或饥肠辘辘的
声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事事
处处小心翼翼。每逢厨房那边飘来
食物的馨香，我总是努力地屏住呼
吸，不让鼻孔发出号叫。但我还是
被老师罚站了，我委屈地掉下了眼
泪。在一片吸鼻子的声响中，老师
将课本狠狠地掼在讲台上，顿时粉
尘飞扬。老师问了一个十分愚蠢而
又自然的问题：“是谁带头的？”大家
彼此张望，最后将眼光齐刷刷地射
向我。我害羞地低下了头。这就意
味着我承认了，理所当然地被老师
当作“出头鸟”来打。不管老师怎么
批评、甚至侮辱我，我都一声不吭。
这个时候，一个比我低一年级、叫荷
香的女生怯怯地说：“老师，他没有
吸鼻子，是他的肚子在叫。”教室里
顿时乱成一团。

那真是饥肠辘辘的声音。——
老师突然对我说，你饿了吧？他的眼

睛里充满温情，一种女性化的温情。
那天中午，我被老师留下来吃午饭，
一碗汆山芋，外加一碗干饭。这是我
童年记忆里，吃得最饱的一顿饭。

饭后，我才注意到，灶台上有两
口锅，一大一小。大的用来蒸煮学生
带来的生食，多为山芋之类；小的专
为老师炒菜、做饭的。两锅夹缝的前
后，分别有一大一小两口吊罐，利用
柴火的余热烧开水的。我们要喝水，
可以用“水端子”从吊罐里舀，更多的
学生直接从水缸里取用。

老师对我说，以后中午就不要回
家了。我不置可否，两眼望着教室前
面的茫茫白水。其实我也不想天天
回家，天天提心吊胆。有一个叫光发
的伙伴已经被水淹死，我一见到茫茫
然的水，就发憷。

过了夏天，到了秋天。母亲突
然将装有十几个山芋的竹篮子递给
我，让我中午不要回家了，好好念
书。山芋就摆在老师那里，每天蒸
两个。我点点头，眼眶里有一种我
早已品尝过味道的液体奔涌而出。
我是村里最后一个中午不回家吃饭
的孩子。

吃饭的人多了，食物容易混淆。
老师说，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食物上
作上记号。有人在玉米棒上系上丝
线，或插上竹签；有人在山芋上刻上

印痕，或者刻上自己的姓氏。如果同
姓，那就刻上名字。到开饭的时候，
爱干净的中年妇女总是让我们排好
队，每个人报上自己的记号，由她从
锅里取出食品，以免学生被水蒸气烫
伤。

一天，中年妇女发现锅里最后两
个山芋没人取食，翻过来一看，上面
竟然刻有动物图案，虽然谈不上惟妙
惟肖，却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小兔
子。大家一起围到灶台旁，七嘴八舌
地说开了。有人说是荷香的。而荷
香一放学就匆匆忙忙赶回家了。我
突然想起下课前，荷香悄悄给我扔了
一个纸团，当时我没在意。我迅速回
到东厢教室，那纸团还在。我的心儿
嘭嘭跳，上面写着：“两个山芋送给你
这个小兔子。”

可我怎么去要这两个山芋呢？
我总不能拿着这个纸条儿去领吧？

荷香一连几天都没有上学，听老
师说，她母亲生病了，她要在家喂猪、
做家务。我每天都在学校前面的小
河边徘徊，我知道她如果回来，一定
要路过那片柳林，过这条小河。可是
整整一个秋天都没有等到她。她辍
学了。

我还是每天到小河边徘徊、等
待，一直到我升到高小，离开了这所
初级小学。

我每次回家都问荷香的下落，大
家都说荷香早就随放蜂人回南方
了。我一听到这个“回”字，心里就不
是滋味。

摘自《每日新报》

23岁生日那天，认识苏。
初认识他，大伙儿一起唱歌，他

点《在水一方》给我唱，说是他初恋的
歌。我笑他“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
草”，不过现在有念旧之情的男人是
不多见了。

他倒是有那个绿草苍苍的年代
的遗风，穿白衬衫、牛仔裤，头发短而
干净。

苏约我再见面时，时隔 5 个月。
他说服我接受他：“我们可以一起看
书，看电影，听音乐，开车去看夕阳。”

我看看他，他补充“会爱你家人，
如同对待我的父母”。

长城的烽火台上，山风挟裹着草

木清香劈面而来，少年时看席慕蓉“浮
云白日，山岳庄严温柔”，就是这样立
在群山之中的某个下午的心情吧。

我的工作渐趋流利，兼多份差，
亦有余暇享受大把私人时间。

似锦繁华的日子，时间加速，越
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一天，照完
毕业照，时间还早，我在绿荫深处的
长椅上坐下去，看金光闪烁的阳光里
好看的男女走来走去。草地是清脆
的绿，挂满水珠。去年 5 月的我，像
每一个走过的人，脚步匆匆，目光灼
灼。

今时今地，终于可以伸展双腿，
在深绿色长椅上懒洋洋地靠着，不

看书，不听音乐，不思想，不挂虑任
何事情。就是这样，一点点美，一点
点清新的空气，一点点令人叹息的
宁静。

七月的下午，他读泰戈尔的诗给
我听，“如今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
你面对面地坐在这寂静的和横溢欲
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窗外云一朵一朵地流过。
他转身去拿大学时的吉他。“唱

我以前喜欢的歌给你听。”
猝不及防地，我转身去抽屉拿东

西时，他在背后轻捻弦索低声哼《用我
一辈子去忘记》的调子。我怔在那里，
胸口如被重击，几乎无法呼吸。脑子
里都是滔滔的流年，就是这首歌，怎么
会在这里，隔了这么多年，换成温柔的
无词的调子，跟我乍然相逢？

我就站在那里，痛痛快快地哭了
起来。

摘自《文苑》

贫困的诗意
包光潜

在加拿大温哥华，朋友带我到
海边的公园看大雁。

大雁的身躯巨大出乎我的意
料，大约有白鹅的四倍。那么多身
体庞大的雁聚在一起，场面令我
十分震慑。

朋友买了一些饼干、薯片、杂
食，准备在草地上喂食大雁，大雁
立刻站起来，围绕在我们身边。那
些大雁似有灵性，哑哑叫着向我们
乞食。

朋友一面把饼干丢到空中，
一面说：“从前到夏天快结束时，
大雁就准备南飞了，它们会在南
方避寒，一直到隔年的春天才飞
回来，不过，这里的大雁早就不南
飞了。”

为什么大雁不再南飞呢？
朋友告诉我说，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人们在这海边喂食大
雁，起先，只有两三只大雁，到现在
有数百只大雁了，数目还在增加
中。冬天的时候，它们躲在建筑物
里避寒，有人喂食，就飞出来吃，冬
天也就那样过了。

朋友感叹地说：“总有一天，全
温哥华的大雁都不会再南飞了，候
鸟变成留鸟，再过几代，大雁的子
孙会失去长途飞翔的能力，然后再
过几代，子孙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有
南飞这一回事了。”

我抓了一把薯片丢到空中，大
雁咻咻地过来抢食。我心里百感
交集，我们这样喂食大雁，到底是

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为了一时的
娱乐，而使雁无法飞行、不再南飞，
实在是令人不安的。

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十七年的
朋友说，自己的处境与大雁很相
像，真怕子孙完全不知道有南飞这
一回事，因此常常带孩子来喂大
雁，让他们了解，温哥华虽好，终非
我们的故乡。

“你的孩子呢？”
“现在都在高雄的佛光山参

加 夏 令 营 呢 ！”朋 友 开 怀 地 笑
着。

我们把东西喂完了，往回走的
时候，大雁还一路紧紧跟随，一直
走到汽车旁边，大雁才依依不舍地
离去。

不南飞的大雁，除了体积巨
大，与广场上的鸽子又有什么不同
呢？一路上我都在想着。

摘自《天心月圆》

世 界 以 痛 吻 我, 要 我 回 报 以
歌。这凝重的诗句,是泰戈尔的。

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原文是
怎样写的,但却觉得翻译得妙。有
一回,我的一个学生发来短信,说她
被至爱的人辜负得很惨,她写道:

“我恨他,因为他让我恨了这世界！”
我慌忙把泰戈尔的这两句诗发给
她,并解释说,那所有以痛吻我们的,
都是要我们回报以歌的；如果我们
以痛报痛、以恨报恨,甚至无休止地
复制、扩大那痛与恨,那我们可就蚀
本了。她痛苦不堪地回复我说:“可
是老师,我真的无歌可唱啊！”

是呢,世界不由分说地将那撕
心裂肺的痛强加于我,我脆弱的生
命,被“痛”的火舌舔舐得体无完肤
了,连同我的喉咙——那歌声的通
道 —— 也 即 将 被 舔 舐 得 焦 糊 了
啊！这时候,你却隔岸观火般地要
我“回报以歌”,我哪里有歌可唱？

回望来路,我不也有过许多“无
歌可唱”的时刻吗？

我曾经是个不会消化痛苦的
人。何止是不会消化,简直就是个
痛苦的“放大器”。那一年,生活给
了我一滴海水,我却以为整个海洋

都被打翻了,于是,我的世界也被打
翻了,我浑身战栗,却哭不出来,仿佛
是,泪已让恨烘干；后来,生活又给
了我一瓢海水,我哭了,却没有生出
整个海洋被打翻的错觉；再后来,生
活兜头泼过来一盆海水,我打了个
寒战,转而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盆
海水,再凶狂,也淹没不了岸；终于
有一天,生活打翻了海洋给我看,我
悲苦地承受着,却没有忘了从这悲
苦中抬起头来,对惦念我的人说:

“我没事儿,真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侥幸获得“痛

吻”的豁免权。“痛吻”,是生活强行
赠予我们的一件狰狞礼物,要也得
要,不要也得要。只是,当我站在今
天的风中,回忆起那一滴被我解读
成海洋的海水的时候,禁不住发出
了哼笑。好为当年那个浑身战栗
的自己难为情啊！如果可能,真想
将自己送回岁月深处,让自己怡然
倚在那个“一滴海水”事件上洒脱
地唱上几首歌。

唱 歌 的 心 情 是 这 样 姗 姗 来
迟。虽则滞后,但毕竟有来的理由
啊,我更担忧的是,当“理由”被砍伐
尽净的时候,我们的歌喉,将以怎样

的方式颤动？
从不消化痛苦到消化痛苦,这

一个比一个更深的悲戚足迹,记录
一个人真正长大的过程。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
歌。说这话的人是个被上帝亲吻
过歌喉的伟大歌者。他以自己的
灵魂歌唱。而拙于歌唱的我们,愿
不愿意活在自己如歌的心情之中
呢——不因“痛吻”的狰狞而贬抑
了整个世界；学会将那个精神的自
我送到一个更高的楼台上去俯瞰
今天那个被负面事件包围了的自
我；不虐待自我,始终对自我保持
深度好感；相信歌声的力量,相信
明快的音符里住着主宰明天的神；
试着教自己说:拿出勇气去改变那
能够改变的,拿出胸怀去接受那不
能改变的,拿出智慧去区分这两
者。

不仅仅是如歌的心情,我们甚
至还可以奉上自己的“行为艺术”
啊！永记那年夏天,我和妹妹外出
遇到冰雹,我们慌忙学着别人的样
子脱掉外衣,却不约而同地去对方
头上遮挡……世界“痛吻”着太多
的人,当你想到分担别人的痛苦的
时候,你自己的痛苦就会神奇地减
淡。

盼着自己能够说:世界以痛吻
我,我要回报以歌！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世界以痛吻我
张丽钧

不南飞的大雁
林清玄

道光皇帝所处的时代与其他皇
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这
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
红线，皇宫内计划经济，皇宫外市场
经济。比如明朝时，皇宫里的平时用
度是：每年财政得安排 120 万两银
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
怕没有这个预算吧。皇宫里的计划
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
府采购。坦白地说，这种经济就是以
特供为主要形式。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
的，何况这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
墙壁，也没几人能够了然。但是，道
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却可以看得
懂。据说，道光皇帝很有节俭美德，
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
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
皇帝节俭之德没人可以比，“然帝或
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
索”，他想吃东西了，首先都要问个
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
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
七八两，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

有天早晨，道光想吃粉条汤，他
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
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
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放些辣椒，加
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
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
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

府马上就报上了一个落实方案，呈道
光审批，他看了报告，傻了眼，报告上
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
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
75000两。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
粉条汤吗？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
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
出来：您想吃粉条汤，应该专门建设
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汤，应
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
吧；您想吃粉条汤，应该专门安排采
购员等一干人马吧；您想吃粉条汤，
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
粉条汤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
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
费 6万两；常年费需 15000两。”内务
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

问题是，道光是个节俭的皇帝，
问题更是，道光皇帝知道这个行情。
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
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
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
40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

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
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冤大头呢？在
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
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
大头，那么唯一的，就是百姓当冤大
头了。

道光这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

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个好
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挂“皇家特
供粉条汤”的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
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可结果
呢，他的饭馆被封了，他还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过几天，道光想吃粉条汤
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买不
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
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
的，40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
消受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
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
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
府的一干人马喝西北风去？可是，私
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
击了大清帝国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
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
吗？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取缔了。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
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
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
汤不可得，可叹也！”当了皇帝，也不
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
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
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
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闷气，
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
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
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
失去了一条求生路而叹息呢？谁又
为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哀民生之
多艰呢？

摘自《今晚报》

道光的特供早餐


